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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冠 疫 情 令 全 球 众 多 家 庭 关 上 了 大

门，屋内，另一场灾祸在悄然蔓延。

在黎巴嫩和马来西亚，疫情期间遭受

家暴女性的求助电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一倍。

澳大利亚一搜索引擎公司表示，检索

“遭遇家暴如何求助”的妇女数量正在激增。

英国内政大臣曾在 4 月的一次会议上

面色凝重地透露：过去 24 小时，英国家暴

求助热线接到的电话数增长了 120%。

4 月 5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特意

发表声明，封锁和隔离引发了恐惧和压力，

“几乎所有国家”都亟须关注持续增长的家

暴案情。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国内——据媒体

报道，湖北省监利县派出所在今年 2 月收

到了 162 起家庭暴力相关报警，去年同月

仅为 47 起；湖北潜江市今年 2 月家暴报警

83 起，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今年 3 月，反家暴志愿者何苗（化名）

和朋友们曾接到一则疫区的求助。女人被

丈 夫 掐 脖 子 、打 脸 ，疫 情 期 间 连 遭 3 次 家

暴。女人最后一次挨打后报了警，但前来的

警察不愿给出报警回执；丈夫逼她滚出家

门 ，公 婆 不 肯 收 留 她 ；她 自 己 的 父 母 在 外

地，宾馆不对外营业。女人只好坐在派出所

门口。

她最终拨通市长热线，事情才迎来转

机：警察为其安排好住处，驱车将其送到；

妇联主动与其联系，提供了心理咨询。

几乎同一时间，在湖北省监利县，面对

一对遭到殴打的母子的求助，当地法院用

了不到 40 个小时，向他们发放了“人身安

全保护令”。

多位反家暴社工对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总结，疫情期间的家暴求助确实有所变

化——对于部分存在家暴风险的家庭，一

场疫情如同给本就高危的“炸药桶”又接上

了引线。

2011 年 ，全 国 妇 联 统 计 显 示 ：我 国 有

24.7%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数据还披露，

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 35 次家暴后，才选择

报警。

2016 年 3 月，反家庭暴力法出台，法院

可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民事强制措

施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等手段逐渐走入大

众视野。4 年来，越来越多人参与拆除这些

隐藏在家庭深处的“炸药”。

现在，疫情给“拆弹”行动带来了一些

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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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有关家暴的求助，增加了大

约 20%。”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创办人李

莹告诉记者。

她最近参与救助的一起案件，丈夫本

就有家暴史，疫情期间无法务工，终日在家

酗酒，诱发更多家庭矛盾。最终，丈夫将妻

子从楼梯上一把推下，女人伤重入院。

“封闭环境下，冲突后缺乏回旋空间，

矛盾容易激化。”李莹说，疫情后续引发的

失业、收入降低等问题也带来压力，都是家

暴的潜在诱因。家庭矛盾发生后，原本可能

介入的亲友、公权力部门等第三方角色，也

难免受疫情影响。

湖北的一位反家暴社工在电话里安抚

刚遭受完殴打、仍在啜泣的女性时，伴随一

声重响，对方电话突然挂断，这令他非常担

心。而在疫情严峻时期的河南，因为封路，

一位遭受家暴的妇女带着孩子徒步近 5 小

时，才与在两县交界焦急等待的朋友汇合。

在一些国家，伴随着封闭隔离政策的

落实，家暴求助展现了先增长、后下降的曲

线。这令很多社工担忧受害者是否正在丧

失求救的自由。美国西雅图的一条家暴求

助热线，白天的接线数下降了 34%，深夜来

电却增长了 13%；一家意大利家暴援助机

构报告称，许多女性来电后竭力压低声音，

生怕被隔壁的伴侣听到；而在西班牙和法

国，药房正成为家暴受害者们的临时求助

窗口。

何 苗 在 3 月 曾 接 到 过 一 位 女 孩 的 求

助 。她 的 父 亲 喝 醉 了 ，殴 打 了 她 和 她 的 母

亲，还举起了刀。两人叫来一位亲戚，随后

报警。他们没有想到，被警察和亲戚带走的

父亲仅仅半小时后就回来了，随之而来的

是更激烈的怒吼和砸门声。女儿一边和母

亲 竭 力 堵 住 房 门 ，一 边 在 网 上 咨 询 何 苗 ：

“我们该怎么办？”

次日，女孩前往派出所报警，警察没有

给出报警回执，也没有开具对加害人的告

诫书。做完将近 2 小时的笔录后，女孩问：

“为什么昨晚我爸半小时就回来了？”

值班的警察表示很无辜：你家亲戚答

应看着他，谁知道他直接回家了。

短短一个月，何苗接到过不止一起类

似求助。有未成年女孩在深夜发来信息，称

自己的性命成了爸爸胁迫妈妈的“筹码”。

几天后，何苗再度关心女孩时，对方说：报

警 了 ，但 没 有 用 ；很 多 求 助 方 式 都 没 有 起

效。唯一的希望只有自己成年后带妈妈离

开这座城市。

最近几个月，李莹也一度在援助中感

觉到阻力：希望法院为求助者派发人身安

全保护令，有时法院表示联系不到人，有时

表示需要网络视频办案，但施暴者称不会

上网，他们也没办法。

有的法官说了“心里话”：保护令有什

么用？就算我们发了，日子还是你们俩过。

“这算疫情带来的影响吗？”李莹说。

一位反家暴社工总结道，反家暴工作

已然开展得不错的地区，疫情期间大多表

现依旧很好；而那些不重视的地区，疫情只

是他们忽视反家暴工作的又一个“借口”。

2019 年，多位长期关注反家暴的学者

在接受《半月谈》采访时总结，当下反家暴

工作有三大难题待解决：受害者调查取证

难；施暴者惩治震慑难；预防矫治难。

长期参与维权工作的北京千千律师事

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感到，虽然反家暴法

已颁布，也明确提出公安机关应该下发告

诫书训诫施暴者。但实践中，很多基层民警

遇到家暴案件，仍习惯口头告诫，甚至“各

打 50 大板”。

目前，公安系统尚未出台统一且明确

的应对家暴处理流程。部分省市率先出台

了公安涉家暴警情的处理流程，乃至颁布

了地方法规。“效果很不错。公安的告诫书

震慑作用很大。”吕孝权告诉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收到告诫书的施暴者鲜少再犯”。

但在另一些地区，吕孝权举例称，比如

某市，他多年来承接了许多家暴受害者求

助，却从未能从公安系统处申请到一张反

家暴告诫书。派出所的民警有时也感到为

难，说本地办公系统里都没有告诫书的模

板，基层怎么发出这份文件呢？

类似的困扰也会在法院出现。“人身安

全 保 护 令 究 竟 怎 么 执 行？” 吕 孝 权 表 示 ，

依据目前规定，保护令的执行主体是签发

的法院，公安机关和村居委会承担协助职

责——但协助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没有履

行该职责又如何问责，都还没有规定。这便

造成法院仅依靠自身，很难保证保护令的

执行，进而使得部分法官担忧执行不力、影

响考核，因此更不愿签发。

“现在反家暴是有了法条，但缺乏细则

和执行条例。没有强力保障措施，执行力大

打折扣。”他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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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深圳一位女性被伴侣从深

夜 1 点殴打至早晨 8 点。疫情期间，深圳市

宝安区法院通过网络完成了“预警，申请，

听证，送达”等全部环节，为她下发了人身

安全保护令。

重庆巴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秀荣告

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截至今年 4 月，巴

南区法院已经下发了 60 多份人身安全保

护 令 ，申 请、举 证 等 均 可 通 过 网 络 平 台 办

理，法院受理申请后，承办法官会在一个工

作日内查阅完证据，“并不受疫情影响”。

2019 年上半年，刘秀荣在区内派出所

走访，与基层民警聊天，发现他们最头疼的

就是家事纠纷。有人说，30%的出警原因属

家庭纠纷。还有指导员称，自己辖区内某家

人，一年报了 4 次警，每次处理至少半天。

“ 不 是 有 反 家 暴‘ 告 诫 书 ’？没 有 力 度

吗？”刘秀荣问。

民警们为难地表示，实际操作并不简

单。当地虽然有了相关制度，但告诫书的发

放权限目前并不在基层派出所；完成细致

的取证工作再上报分局，不仅警力跟不上，

有时调查完毕，家庭情况时常又发生了变

化，受害人自己觉得“没事了”。

刘秀荣发现，法院和公安、妇联在反家

暴工作上可以“互补”：前者方便签发“人身安

全保护令”文件，但受害者遭遇家暴后，往往

不会第一时间向法院求助。忍无可忍而提出

离婚时，受害者已饱受摧残，施暴者也已很

难被矫正；而公安、妇联在一线接触着大量

案情。

“联盟”随即建立：通过法院网络平台

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方法普及给了基层民警

和妇联干部——假设一位民警接到家暴警

情，出警时便可询问受害者是否需要申请

法院人身保护令。倘若需要，民警会手把手

教其用智能手机操作。

与此同时，作为法院判断案情的关键，

民警会将自己手中的报警回执、案情记录

拍照发给法院。

一旦资料齐全，值班法官平均用 20 分

钟即可完成审核，签发保护令；当事双方都

在民警面前，即使再有细节需要核实，也可

由其代法院当场问讯。

“人身保护令签发后，派出所民警当场

送达，和施暴者谈话；我们也会致电，告诉

当事人人身保护令的法律效力。妇联等单

位定期回访。”刘秀荣解释，人身保护令下

发后，暴力终止率达到 90%多。去年，整个

巴南区共下发了 160 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很多人觉得，反家暴的终点就是要离

婚。没这么简单。”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家事审判庭庭长王道强告诉记者，舆论常

说，“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也有人指责

第一次离婚诉讼往往难以在法院获得离婚

判决。

他记得，一对拥有 3 个孩子的夫妻因

为家暴走上法庭，妻子是受害者，但没有任

何经济能力——判决了离婚，孩子的抚养

权如何归属，生活又怎么办？女人自己说：

感情真的还在，但丈夫酒后打人太疯狂，怕

被打死。这是一线审判人员时常面临的复

杂情况。

徐州市贾汪区家事审判庭的办法是发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至今发出了近 170 份。

法官会和当事双方严肃告知人身保护令的

法律效力和违反后果。王道强发现，早期进

行这类强制性干预，一些家暴行为会就此

终结。

然而，他也承认，在这 170 多份保护令

背后，最终三分之二的家庭还是会走向解

体。其中一对夫妻在人身保护令下维系了

4 个月的“和平”，之后一个深夜，男人再度

挥起了拳头。女人果断报警，因为违反人身

保护令，男人被警方直接拘留。

王道强接到女人电话，带着法警直奔

派出所。“愿意离婚吗？”铁栏里的男人遭受

了惩戒，十分羞愧，因此不再抵触，孩子抚

养权和财产的归属商谈也十分顺利。

在王道强看来，这也是当下能付诸实

践的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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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枫中心主任丁娟多年来试图给

予家暴受害者心理上的辅导。她的原则是，

将所有选择和相应的后果告知受害人，“但

绝不替她选择。”她会告诉受害人，可以报

警 ，有 离 婚 的 权 利 。但 如 果 当 事 人 不 愿 离

婚，那是否要考虑下改变自己，尽可能减少

与施暴者的冲突？

“不能指责受害者哪里哪里不对，不能

各打 50 大板。”李莹坚持认为，单纯从“家

务事”的角度去理解家暴，施暴者总能找到

理 由 为 自 己 开 脱 。她 举 例 ，比 如 施 暴 者 自

称，他的妻子因为太爱唠叨，自己才忍不住

打她。那是否要劝女人改掉唠叨的毛病？

“本质上还是传统性别角色下，女性价

值 没 有 得 到 相 应 的 认 可 。”李 莹 告 诉 中 青

报·中青网记者，所以只有施暴者自己开始

反思，才可能改变二人间的关系，否则即使

让受害者“改变”，实现“家庭和睦”，也可能

只是换一种形式的压迫。

“之前做了很久的倡导、呼吁类工作，

其实进展很慢。”另一位社工向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坦言，在一线帮扶中，受害人能否

通过现有法律渠道获得救济，各地情况差

异很大，挫败是常有的；电话就举在手里，

能做的事却穷尽了，不少社工会被无力感

包裹。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家暴案例中，施

暴者的反思能力偏弱，有着强烈改变诉求

的都是受害者。“所以在当下，主要靠司法、

公安等带强制力的角色去约束施暴者，社

工往往只能服务、帮助有意愿改变的人。”

她表示，让受害者先去改变，乍听起来“不

公平”，却是当下的“现实”。

万飞是湖北省监利县蓝天下妇女儿童

维权协会创始人，作为一名退休民警，他在

当地与妇联、公安等部门合作，多年来开展

“万家无暴”行动。他感觉，“很多家暴受害

人，将‘我要离婚’作为最后的稻草，但离婚

绝不是家暴的终点。”

曾有女性来向他求助，称自己的丈夫

很暴躁，遇事喜欢动手，更热衷言语威胁，

动辄扬言要杀死她的家人，逼迫其顺从自

己，所以想知道怎样才能离婚。

“假设你今天拿到了法院的离婚判决，

回到家，你丈夫说，离婚就把你俩的孩子杀

了。你敢离开吗？”万飞问。

女人愣了很久，嗫嚅道：“不敢。”

“那他这么多年叫嚣伤害你的家人，施

行过吗？”

“没有。”

“他怕警察吗？”

“怕。”

万飞的言下之意是，对大多数家暴受

害者，最大的问题并非远离施暴者，而是他

们的精神在长期的殴打、恐吓下变得脆弱、

服从。施暴者不见得敢去伤害其他家人，诸

多手段均是为了控制。所以，当务之急是让

受害者重拾勇敢、独立的心态。这便需要专

业的心理辅导。

根据他的经验，平均每百起家暴案件

中，大约有 7 起发生于已经离婚的家庭。当

事人已然离婚，但受害者最终重返施暴者

身边。

在其他地区，曾有施暴者为逼迫前妻

与自己联系，令上小学的女儿跪在地上，在

她脖子上挂牌子，拍下照片，发在微信朋友

圈。在万飞身边，不乏受害人在离婚之后，

主 动 再 去 对 方 家 照 顾 孩 子、过 节 ，甚 至 洗

衣、做饭，然后再遭殴打。“两人在法律上分

开了，精神却没有独立。”

“家暴往往不是直线型，是胡萝卜加大

棒，通过暴力让你顺从，但又不时给你点希

望，本质都为了实现控制。”李莹说，自己经

手的援助案例中，男人下狠手将女人打伤，

转过头来道歉，张嘴就是“亲爱的”，十分甜

腻。家暴案例中，类似情况屡见不鲜。

在她眼中，反家暴的完整链条中少不

了针对施暴者的教育。我国台湾地区将这

一点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框架，一旦施

暴者违背保护令，必须接受强制矫正。英国

等国也开展公益计划，为施暴者的教育改

造项目注资。

“但我们现在对此还没有任何强制规

定。”李莹告诉记者，大陆也缺乏能深度介

入家暴发生家庭的社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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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今年以前，何苗并未深入反家

暴领域。

变化始于今年 2 月，疫情期间，她和朋

友们发现，身边一些邻居家开始频繁出现

打骂声和哭声。

“越发感觉家暴离自己很近。”

李莹相信，当下很多难题，仍旧可以通

过程序与执行的完善来解决。例如一起家

庭纠纷究竟该判定为家暴还是互殴，可能

男人的胸膛被女人抓得血肉模糊，女人“仅

仅”脖子上有掐痕。“但一些发达国家有详

细的规范，扼颈才是致命的高危行为，尽管

受害人下意识地自卫，但本质是单方面施

暴。”她总结，“这要靠继续细化法条，以及

基层司法、执法人员不断的培训。”

在重庆巴南，用刘秀荣的话说，由于当

地法院和公安的领导发自内心的重视，大

部分问题便都迎刃而解。“除了法院本身的

网络平台和一个微信群，没什么成本，更没

啥高科技。”现在，已有不少施暴者的工作

单位和所在街道愿意主动配合，承担教育、

监督的工作。

李莹坚信，公权力做得多一点，受害人

的压力就会小一些。以美国等施行的“强

制逮捕”制度为例，一旦家暴受害人达到

一定的受伤程度，出警的警察便会将施暴

人 直 接 拘 留 —— 无 论 受 害 人 是 否 同 意 。

“权力控制关系下，你让受害人去作这个

决 定 ， 是 增 加 她 的 压 力 ， 甚 至 可 能 被 报

复，所以需要公权力更主动，旗帜鲜明地

去支持受害者。”

“我们是慢慢探索的。”徐州市贾汪区

人 民 法 院 家 事 审 判 庭 庭 长 王 道 强 向 中 青

报·中青网记者回忆，大概 10 年前，法

官们询问起诉离婚的当事人，他们离婚理

由都是清一色“感情不好”。慢慢聊下去，才

会有人提起自己挨打的细节。时至今日，类

似情况依旧时有发生。

同样，人身安全保护令刚走入大众视

野时，也有过各方认识不足的尴尬。王道强

解释，保护令的本意，是在紧急情况下先保

护，乃至预防申请者遭受家暴侵害，并不等

于立刻强制执行的判决，因此在证据等层

面也可适当放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

乏受害人和律师认为，这纸保护令证明了

家暴事实，继而反过来要求立刻离婚、索取

赔偿，这又使得法官对保护令签发十分谨

慎，严控证据链。

“现在我们明确了，保护令先考虑‘预

防’，主要制止接下来的施暴。随着签发的

保护令多了，本地律师们发现，效果很好，

确实能保护他的当事人；再有新的受害者

过来，他们也主动告知，有了‘良性循环’的

氛围。”王道强说。

万飞总结道，为了实现反家暴目标，一

定要推动多方共同努力。他一边在公安系

统内对警察进行培训，告诉他们倘若不及

时处理家暴警情，案情反复不但牵扯更多

精力，更可能诱发伤人、自杀等恶性案件；

而另一边，面对那些遭遇家暴、抱怨警方不

尽责的受害人，他又会劝说：警方有责任处

理，只是压力大，他们太忙了。所以不要怕，

要更坚决地向警方投诉，一直找，“直到他

们拒绝的时间成本比处理案情的还高。”

目前，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份已经出

台了落实反家庭暴力法的地方性法规，江

苏、浙江等地公安机关则联合多部门出台

了家暴告诫制度实施办法。2019 年 11 月，

最高法也公开表示，将适时出台反家暴法

的司法解释。

最高法还指出，要解决家庭暴力认定

难、举证难、获得赔偿难、人身安全保护令

申请难、争取抚养权难等问题，还需加强与

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形成反家

庭暴力合力。

身处基层的王道强有着强烈的类似感

受：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了，但怎么保证执

行？最终还要靠基层派出所监督，妇联定期

回访，以及村里妇女主任作宣教。

一位社工曾遇到一起性质极端恶劣的

家暴事件：女人被丈夫怀疑出轨，后者一怒

之下将其打成重伤，昏迷入院。警方将男人

控制，但女方家人恳求警方不要处理：因为

两人的孩子、女人住院、家庭收入来源都是

问题。被释放的丈夫在医院陪护，然而女人

苏醒后依旧冷漠。50 多天后的某天深夜，

气不过的男人再度拿起水果刀，向入睡的

妻子连砍数刀。

被抢救回来的女人后来向社工回忆，

之前几年，丈夫与其争执时就会打她的眼

眶，还按着她的头往墙上撞，但她一直没觉

得这是“大问题”。

“一个案例里，施暴者、受害人、家属、

警方⋯⋯太多需要反思。”这位社工感慨，

“所以反家暴一定是跨部门，跨领域的。”

另一位社工也有强烈的感受：尽管微

博等舆论场上，反家暴的话题已过热，但回

到实际生活，很多真正的受害者对这一领

域的认识依旧几近空白。

问题在农村更加严重。广西妇联权益

部部长王彩念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

农村、山区，很多家暴受害者没有文化，缺

乏法律和维权意识，不与公权部门接触。既

有案例中，有的女性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几乎全套流程要靠妇联帮办。“因此往基层

走一定是反家暴接下来的重点。”她表示，

这类工作可能会与接下来的扶贫、入户排

查留守人员等结合。

改变在慢慢发生。从 2016 年反家庭暴

力法落地，全国法院系统每年颁发人身安

全 保 护 令 的 数 据 逐 步 增 加 ，从 2016 年 的

687 份上升至 2019 年的 2004 份。人们逐渐

意识到，这并不是简单的“家务事”。

今年 2 月，何苗的朋友在连续几天听

到邻家的哭声后，最终鼓起勇气，将一封手

写的信件塞到了邻居的门中。

“尊敬的住户您好，请您以后不要再打

小孩，友好沟通。否则，知情者有责任报警

阻止您实施家庭暴力，因为家庭暴力是违

法行为⋯⋯”令人惊喜的是，自那之后，哭

喊声真的消失了。

何苗和朋友们将这次行动的记录发布

到社交平台，并发起了“反家暴小疫苗”

行动，号召网友在小区显眼处张贴 《给邻

居的反家暴倡议书》。很快，数千人参与

进来。

一 位 女 网 友 告 诉 何 苗 ， 自 己 打 印 了

10 多张“倡议书”，想要张贴在小区公告

栏；虽然戴着口罩，内心却无比紧张，生

怕被人看到、被阻拦。这是她过去总在网

上关注反家暴话题、发表诸多言论时从未

有过的感觉。

但最终，海报还是贴了上去。

打开“家”锁

①重庆巴南，警方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施暴者进行司法拘留。②志愿者万飞探访家暴受害者。③刘秀荣法官对家暴受害者开展心理疏导。④重庆巴南法院与警方一起开展反家暴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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